
1010 砚边砚边
E S S A Y S

责任编辑／厉亦平／0571-853118342 0 2 3 . 1 1 . 2 52 0 2 32 0 2 3 .. 1 11 1 .. 2 52 5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渔樵耕读即渔夫，樵夫，农夫与书生，

中国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古代劳动

人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很多时候，

也为官宦表述退隐之后生活所借用。毕

竟，入朝为官，常“侯门深似海”，他们不忘

“学而优则仕”的前篇，是寒窗读书人。身

在庙堂，对“渔樵耕读”所代表的田园生活

之恣意、淡泊自如，仍蕴藏在时间和内心

的深处。常常，通过笔下诗文图画，传递

着那份寄托与向往。

中国画，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

对象，这其中，我们寓目能见的“渔”，多是

在纸本、绢本及至后来的瓷本之山水画幅

里。虽说尺幅上，人物在画里占面积很

小，多属“点景”，但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

的发展，这份点景“小人”在画幅中的“所

行所为”，却更多是整件作品、创作主旨的

寄望所在，可以说，景语即情语，里面的山

水布景，往往多是其中“小人”的心象投

射、阴晴表征。甚而，“小人”往往就是创

作者的精神肖像、外化主体。

披览更多的山水画中，笔者发现，如

果说中国山水画从魏晋南北朝的早期至

渐趋成熟的唐代，其中所见的“渔者”还基

本是底层劳动者、现实中的渔民写实，为

了生计而穿行风浪、早出晚归的话，那么

经过了文化高度繁荣的宋代、士夫画文人

画渐居要津的宋元之后，我们能见到江湖

上飘荡游弋的孤舟，其上承载的人士或是

一位高士，在河海间垂钓、吹笛，或是二三

位闲人隐士，在聚集饮酒——船头曾经的

“渔夫”，已多变为了士大夫、逸士，江风浩

荡，溪水长流，他们立于舟头，与天地精神

相往来。此“渔”、此“舟”，已蜕变为一种

载体、媒介，士大夫、逸士、高士们在显现

一份情怀，一种精神境界。他们中，有的

像钱选、倪瓒、沈周那样，从来无意于仕

途，而选择缱绻于神秀的自然怀抱；也有

的，是曾居高位的仕宦者，但此刻，失意或

遭贬谪或致仕，重又“回归”他们文人之本

色。舟楫之上，他们与同好雅聚酬唱，“一

度丢失”的原初身份因之拾起而欣欣然，

生命再次焕发出本色光彩。

也许，这样表述则更为客观：五代、北

宋画幅中，那些多艘渔船集聚河港，常是

真正的渔民们在张网捕鱼，至明“浙派”吴

伟“渔乐图”，表达着收获后的喜悦，而野

水孤舟、唯一二船只会聚一处，则常为“文

人的道场”。前者，南唐赵干的《江行初雪

图》可谓代表。长达三米七的整个画卷，

简直是生动的电视纪录片，描绘着叶落雪

飘、北风呼啸时节，江岸渔村渔民正在捕

鱼。极写实地状述描绘，写出了底层渔人

生活的艰辛。其它，像南唐董源《夏景山

口待渡图》中，山麓浅沙平岸停泊着渔船，

山水中点缀着朴野的渔夫山民，南宋郭熙

《山村图》里，一渔翁肩扛鱼网和鱼篓沿岸

徐行⋯⋯皆是渔民渔夫的真是写照。

而在北宋王诜的《渔村小雪图》里，我

们看到了“写实”“写意”的杂处。画面中

有诸多的渔夫围聚在塘间布网捕鱼，热火

朝天；也有一二文人逸士或船头垂钓，或

泊舟浅酌，自得其乐。意与境交融，使整

幅作品在清逸雅致间不失富贵华丽，也传

递着画家在结束喧嚣官场生活重返自然

山水后，对牧歌式生活产生的强烈向往，

“不以平阳池馆为恋，而乐荒闲之野”。

可以说，早期的“渔父（渔夫）图”，多是

刻画为生计操劳的“渔者”身份，此类画作

中的渔父（渔夫）形象多带有纪实性和教化

性功能。发展到北宋，“士夫画”的兴起，文

人士大夫对渔父（渔夫）形象的认知不断转

变，使“渔父（渔夫）”符号逐渐从捕鱼的单

一身份转变为一种隐者形象。士夫、逸士

画家赋予了渔父新的文化意义，他们较多

创作出了以“渔隐”为主题或暗含“隐”“逸”

之深意的作品，如南宋李唐就画了《松湖钓

隐图》《清溪渔隐图》《苕溪渔隐图》等。

渔父、渔夫、渔翁三者有何区别？渔夫，

即渔翁，是指以捕鱼为业的男子，渔父是指

捕鱼的老人。本质来说，渔父形象本身就带

有超凡、旷达的天然属性，其精神内核与自

身价值非常适用于画家藉以抒发感情。

自屈原《渔父》及《庄子》中的渔父形象

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后，渔父成了清高孤洁、

避世脱俗、浪迹江湖的隐士化身。元代，汉

人被统治阶级定为末等阶层，加之重武轻

文，使很多文人把注意力转向绘画。“向内

转”“写心意”的文人画大盛。“渔父”因着清

高、避世、逍遥，多为文人所仿效，他们藉此

符号，表达着超然旷达的隐逸情操。这其

中，以吴镇为代表的江南文人画家们，创作

了大批与前人不同的“渔隐”作品——它

们不仅从主观层面反映了画家的创作理

念，而且成为创作者人生追求的写照。吴

镇《洞庭渔隐图》中，一渔父携舟缓缓行至

画幅中央，空阔、淡然。通过氤氲清润笔

墨，生动刻画出了“洞庭湖上晚风生，风揽

湖心一叶横。兰棹稳，草花新，只钓鲈鱼不

钓名”的典雅意境。吴镇对渔父题材的情

有独钟，他更多是将其置于某种背景，营造

出一种空无的境界，对应其与世无争、清淡

孤洁的人生。古称人老之后不归禅则归

道。渔父，这些老年男子，历经沧桑，明于

得失，今已归心淡泊。一生清贫的吴镇，喜

“天人性命之学”，以释僧为友，他借助《渔

父图》，书写着自己的心性。

以今日后现代语境、“解构”的目光来

看，江河之上，士夫立在一叶小舟船头，完

全是一种“人设”。因为无论是蒋嵩的《渔

舟读书》还是马远的《溪山渔隐》，抑或吴

镇的《渔父图》，皆不能“形而下”来考量

——试问，只要心足够静，何处不能读书，

干嘛费老大工夫要坐船到江中？江中空

阔是空阔点，却未必一定宁静，风大，一不

小心吹翻书页，浪飞，沾湿纸册，落到水里

即是玩完；而“渔隐”在船头睡觉，也极易

感染湿寒，文人身体本就单薄。舟那么小

勉强容身，远非今日苕溪上往来的数百吨

大铁驳，睡着了翻转一不小心就会落水，

舟上也不见有摇船的师傅相陪伴、救护。

《渔父图》中，一个人在江河上划船，划船

体力、可能倏然而至的风浪，逸士你有否

考虑过？但在古代，文人画此之旨趣，重

在描摹心象、划出心迹、留下心印，呈现一

种超然的生活姿态、精神境界。“写意”、

“意写”与“写实”，自是有别样的不同。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舟楫之上，渔夫变士夫
■徐惠林

舟楫之上，渔夫变士夫
■徐惠林

值逢迎来西泠印社建社 120 年大庆

之际，在我家书架上又见到了《全国印社

篆刻联展作品集》《中国印学年鉴》二书。

见此二书便勾起我 30 年前的往事，因我

亲身参加了这两次活动，此二项活动是当

年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先生建议成立

的。睹物思人，浮想联翩，触景生情，有感

而发，情不能禁地我把二书和与沙老的合

影翻拍了下来。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印学复兴，全国

各地印社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为弘扬印学，团结印人，时任西泠印

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先生提出两条建议：

其一由西泠印社牵头，编纂《中国印学年

鉴》，由各省的撰稿人，搜集整理提供各省

的篆刻情况（笔者为河北撰稿人）。其二

由西泠印社牵头组织较有影响的地方印

社联袂搞“全国印社篆刻联展”，并在杭州

召开筹备会。该展筹备会于 1989 年 5 月

在杭州柳莺宾馆召开，我与沧海印社副社

长张之应邀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印

社有：西泠印社、北京印社、南京印社、终

南印社、沧海印社、东湖印社、青桐印社、

完白印社、石淙印社、辽宁印社、长城印

社、友声印社（香港），共有12家印社派出

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首展于 1990 年

1 月在杭州开幕，然后在全国巡展。周密

地安排了筹展事宜、巡展路线（河北沧州

为展地）和交接单位。

筹备会召开得很成功，时任西泠印社

秘书长吕国璋先生为此次会议召开作了

大量的工作。他向社长沙孟海先生汇报

完后，沙老非常得高兴，要到会上看望来

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们。故沙老在副

社长刘江和吕秘书长的陪同下来到宾馆，

看望了大家并讲了话，然后与大家合影

留念。

前排左起：苏金海、于连成、高式熊、

杨白匋、刘江、沙孟海、吕国璋、友人、丁茂

鲁、古泥、韩焕峰；后排左起：黄镇中、友

人、刘恒、许雄志、张之、徐立、余正、黎伏

生、郑幼生、袁道厚、徐畅、郑一聪、刘长

利。机会非常难得，我与张之分别与沙老

单独也照合影。

以上两个大活动都先后如期顺利完

成，沙老亲自题写了两本书名和展标。遗

憾的是，待日后《中国印学年鉴》出版时，

沙老未能见到此书就离世了⋯⋯

照片中的沙孟海（浙江）、杨白匋（湖

北）、高式熊（上海）三老先后离开了我

们。见此合影和二书，怀念之情油然而

生，让我们顶礼、合十缅怀他们吧！

（作者系西泠印社理事、沧海印社社

长，2023年11月8日于瓦斋）

难得与印坛巨匠沙孟海合影
■韩焕峰

宋 马远 寒江独钓图 26.7×50.6cm 绢本设色 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美术馆


